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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際會，前幾天與友人言談間「認識」了
於2024年歿、扎根於香港、享譽於國際的中
國古典藝術品收藏家張宗憲，遂牽動了筆者的
思緒去寫一篇有關他在香港開啟的非凡人生。
今期的主角張宗憲除在國際拍賣業中扮演

着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外，也對中國藝術的
發展以及文化保育的傳承作出了摯誠的貢
獻。就他在海內外德隆望尊的地位，其「張
公」的稱號當之無愧。
思緒被牽動也因存在着一定的情意結：
1938 年，《文匯報》在上海創刊，並於

1948年在香港復刊。張公在上海出生，也是
1948年來港謀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在
上環荷李活道附近的摩羅街經營古玩店，筆
者就是住在同區的西營盤。小時生活單純，
到大笪地走走、摩羅街古玩字畫店逛逛就成
了閒時的指定節目。儘管不懂欣賞，筆者也
會在一些古玩店前的櫥窗瀏覽一番，曾與張
公碰面也說不定哩！
張公抵港初期人生路不熟加上言語不通，幾

經波折才安頓下來。仍在內地曾經營古玩業的父
親，透過書信來往授予鑑賞古玩知識以及打本他
在摩羅街開古玩小店。由於有穩定且高質的貨
源，生意愈做愈好，全盛期有五間店之多。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張公看準國際包括改

革開放後的中國收藏家對中國古玩及近代字畫
的熱情鍾愛，立馬全力「轉戰」海內外的拍賣

業。當年累積的深厚古玩認知令他在場上無論
「出貨」還是「入貨」都得心應手。他總是被
安排手持「1號牌」作競投，盡顯其在古玩拍
賣圈中穩站「Number one」的角色。
張公在拍賣場上馳騁多年而無「損手爛

腳」，他自有一套「心法」：
只要東西好，貴了還能貴

張公最為人樂道的是他在拍賣場上的「表
現」——每每能以相對低的價錢「拍入」，後
以明顯奇高的價錢「拍出」。他經常對人說：

看得懂、買得起、賣得掉、擺得起
進一步印證其扎實的眼光與等待的定力 。

這番話令筆者想起他最喜愛收藏字畫的作家
之一徐悲鴻的做人方針：

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
張公所展現的「狂傲」正是源自「傲骨」。

觀乎其「傲人業績」，他絕對「傲得起」！
除向其出生地上海和祖籍地蘇州所在的博

物館捐贈多件價值連城的珍藏外，張公還在
其發跡地香港成立了「張宗憲藝術及教育慈
善基金會」，足見其不忘本以及愛國愛港的
情懷。其理念與成立多年的「李嘉誠基金
會」相類似，二者同樣本着「富貴於我如浮
雲」那種把榮華富貴看成有如浮雲般淡薄的
豁達人生態度。另者，李嘉誠對「富貴」有
一個獨特的詮釋——「富」不一定「貴」，
真正的「富貴」是必須懂得：

取諸社會，還諸社會
未能做到，即便富甲天下，也只是「富而

不貴」。兩位超級富豪不就是做到「既富且
貴」了嗎？
張公活到97歲，其養生之道是：

永不言休
說得對——唯有透過持續「腦袋工作」，

再配合適度運動、食量和間歇性「停工」，
方可確保身心正常地運作下去。豐盛人生就
此生成！
以下文字概括了張公的人生軌跡：

冇人冇物唔識講 隻身來港闖一闖
家族遠方來資助 港古玩業創新河
古玩價值難量化 你覺貴時我不怕
豪言寄語諸行家 呢家嘢要玩長揸
眼光好時定力高 屢次出手高回報

競投編號number one 揚威國際第一人
張公傲骨不傲氣 回饋捐獻施不記
呢啲先叫富且貴 人性光輝長留低
心存好勝致長勝 永不言休致壽星
非凡人生值表揚 愛國情懷萬年香

珠三角一帶含「沙」的地名很多，如香港的尖
沙咀、廣州的南沙以及深圳的沙頭角，都是鼎鼎
有名的存在。深港雙城的分界線，若以梧桐山為
坐標，東有沙頭角河，西有深圳河。沙頭角河注
入大鵬灣，入海口有沙頭角街道。深圳河注入深
圳灣，入海口則有沙頭街道。
沙頭街道位於福田區西南部，東起新洲路，西

至海園一路，北及深南大道，南臨深圳河。放眼
望去，綠蔭叢中，高樓林立，寸土寸金。想不到
40多年前，這裏還是一片臨海灘塗，分布着一些
半漁半農的圍村。直到今天，雖然沙頭街道已躋
身灣區科技、時尚、創投總部基地之列，成為深
圳最繁華的街區之一，但當你不經意步入某個城
中村地界，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車流，形形色色
的餐飲小吃，密密麻麻的握手樓，盤根錯節的老
榕樹，熱烈綻放的木棉花，以及紅樹林裏自得其
樂的招潮蟹和彈塗魚，構成一幅生動鮮活的南國
風情畫，還是會讓你感慨不已。
沙頭街道1983年由沙頭鄉改制而成，轄沙頭鄉

原六個行政村下沙、上沙、沙嘴、沙尾、新洲、
石廈及附近城區。2009年，石廈村劃入新設立的
福保街道。由於共同的歷史淵源，這六個傳統村
落習慣上稱沙頭片區。石廈村雖然已不屬於沙頭
街道，經濟社會統計早與街道無關，但在有關歷
史文化研究中還常常被包括在內，取「傳承千年
脈，守護圍村源」之意。
據記載，沙頭片區是深圳河沿岸最早形成村落

的地方之一，距今已逾800年。南宋中晚期，黃氏
族人先後遷居上沙村、下沙村，開枝散葉，漸成
氣候。明代初中期又有莫氏定居沙尾村，歐氏定
居沙嘴村，趙氏定居石廈村，簡氏定居新洲村，
其他姓氏亦陸續遷入。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些
村落既憑藉珠江入海口東岸廣闊的丘陵河谷地帶
從事農業生產，又通過深圳河和深圳灣直達浩瀚
的伶仃洋水域從事漁業捕撈和蠔業養殖，在他們
千百年來沉澱的風俗傳統和文化基因中，不乏農
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交融的影子。沙頭人自許「大
浪淘沙，勇立潮頭」，文武兼修，世代相傳。深
圳歷史上第一位進士黃石，辛亥革命三洲田庚子
首義的直接指揮者黃耀庭，都出自沙頭黃氏。下
沙村有一座始建於明朝晚期的侯王廟，廊柱上氣
勢磅礡的楹聯頗能反映這種精神氣質：恩涵西海
波光遠，威鎮南山地勢尊。
如今的沙頭街道，由5個城中村和7個城市社區

組成。城中村作為當年村民聚居地，迄今仍是城
市人口密度最大、傳統民俗文化最集中的地區。

在福田區10個街道中，沙頭由於圍村較多，人口
總數一直位列前茅，常住人口近28萬，其中3/4
居住在 5個城中村，1/4散布在另外7個城市社
區。這些城市社區是深圳作為「奇跡之城」最直
接的體現者，改革開放前多為村民的耕地、基圍
和灘塗，現在則是商廈、酒店、寫字樓密布，產
業聚集，但人口密度並不很大。
由於歷史悠久，沙頭街道民俗眾多，大致可以

分為兩類：一是婚喪祭祖習俗。下沙村黃氏春秋
祭祖典禮，以「敦親睦族，弘揚祖德」為宗旨，
形成了一整套儀式，2011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保護名錄。上沙村黃氏則以獨特的婚禮習
俗聞名，別具一格的上閣、下閣與掛紅儀式，深
情纏綿的辭親歌與掛紅歌，表達了新娘對娘家人
的戀戀不捨之情。沙尾村點燈禮將認祖歸宗的追
思情懷與元宵佳節的喜慶氣氛巧妙結合，張燈結
綵為表，不忘故土為魂，在對人類生息繁衍的崇
拜敬畏中，懷着對新年的祝福和未來的希冀。二
是宗教與教化習俗。沙嘴村以漁業起家，世代信
奉南海神洪聖公，洪聖公祭典日漸成熟，逐步形
成規範儀式。新洲村以尊德重教為傳統，在孝悌
忠厚等祖訓熏陶下，建祠堂不忘修學堂，一代代
人才自此走出。另有下沙的侯王廟、上沙的天后
宮以及各村宗祠，設計精美的古建築無聲地解讀
着滄桑沙頭的歷史密碼。此外，下沙舞龍素有
「廣東第一長龍」之稱，該村2002年春節舉辦的
大盆菜宴則創下吉尼斯世界紀錄。
新洲村舊稱榕樹下，因村裏有棵古榕樹，明洪

武三十一年（1398年）所植，枝繁葉茂，亭亭如
蓋，樹高達至五樓，七八人方可環抱，成為繁華
城區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那蒼老而遒勁的枝幹，
有力地伸向四周，像一位飽經歲月洗禮的老人張
開雙臂，向人們講述這片土地的故事，展示這片
土地的神韻。古榕樹已被列入國家一級古樹，被
譽為「深圳第一樹」。村民親切地稱之為「福德
先生」，滿懷崇敬。它無疑是沙頭的自然地標，
亦是文化地標。
深圳的舊城改造遠近聞名，直觀地體現了這方水

土傳統與現代的變奏。上沙村有一座名為「中洲灣
C Future City」的超大型綜合體，是沙頭片區舊改
的標誌性項目。該項目力求在文化傳承與城市發展
的多元需求之間，將有品質的公共空間與有歷史記
憶的古村落有機融合在一起，打造一座縱向串聯過
去與未來，橫向覆蓋科技、藝術與自然，兼具工
作、生活與休閒娛樂功能的全新城市空間。當你穿
行在這座未來之城裏，一路經過塗鴉藝術家的創作

現場，做舊如舊的磚牆圍屋，各種創意空間營造出
來的小確幸氛圍，由數字技術與花草植物聯袂演繹
的巨大玻璃幕牆系統……這一切與旁邊的村落建築
完美融合起來，彷彿一場超越時空的對話。
在下沙村文化廣場，可見一片三疊建築群。由

近而遠，先是以侯王廟和黃氏宗祠為代表的古代
建築，再是村民自建的小樓，最後是新開發的摩
天大樓。三疊建築層層推進，形象地展示了沙頭
街道的新舊變化。望着眼前高低錯落的樓群，不
由想起習近平總書記在廣州考察歷史文化街區永
慶坊時對城市建設的指示，他強調城市文明傳承
和根脈延續十分重要，傳統和現代要融合發展，
讓城市留下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
深圳河入海口是一片生態寶地，鹹淡水融匯，

灘塗面積大，適合紅樹林生長，也適合魚蝦生
長。這裏有福田紅樹林自然保護區，是全國唯一
位於城市中心區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23年9
月，《濕地公約》常委會通過議案，擬在深圳建
立全球第一個國際紅樹林中心。2024年11月，有
關方面簽署《關於成立國際紅樹林中心的協
定》。2026年6月，協定生效。對岸則是香港米埔
濕地公園，早在1995年即被《拉姆薩爾公約》列
入國際重要濕地。兩者共同構成的濕地生態系
統，是東半球最為重要的候鳥遷徙中轉站之一。
隨着近些年生態環境的持續改善，灘塗上小魚小
蝦小蟲子增多，成了鳥類豐富的食物來源。鳥群
白天在福田紅樹林中覓食嬉戲，晚上回到米埔濕
地休整生息。一邊餐廳，一邊臥室，居間而過的
深圳河則是一道盎然疏放的生態門廊，這或許就
是鳥類眼中的深港關係。
漫步在新舊融匯的街頭巷尾，聽着周圍市井的

聲音，看着摩天大樓上「推窗百米見海，下樓步
步生活」的廣告語，想着沙頭片區的歷史傳承，
你便置身於一片綿延千年的煙火人間了——

悠悠圳水向天涯 流到深灣問客家
何故紅林翻舊浪 幾時白鷺戲新蝦
原知沙嘴連沙尾 又道上沙通下沙
舉目三千樓宇外 嫣然一片木棉花

在黃竹坑的海濱公園的花槽裏，我看到了狗尾草。
狗尾草，顧名思義，它毛茸茸的圓柱形花序，像極了

狗的尾巴。它耐旱，生命力極強，不但農村的溝畔崖
邊、石縫樹隙裏能生長，就是城市偏僻的地磚邊，巴掌
大的一片沙土地上，也能見到它的身影。它的根深深地
向下扎去，只要沒人去拔，就那麼努力而卑微地活着，
春生秋枯，三季一生。它的種子不知道從哪裏來，也不
知道將向哪裏去，只要有一縷陽光照到，只要有一抔泥
土相依，只要能遇到灑濕地面的雨，它就生根發芽，長
出一片自己的新綠。能長一棵就長一棵，能長一叢就長
一叢，在最惡劣的環境裏倔強地活着。
它不美，也太常見，所以無人欣賞。如果長在了莊稼

地或花壇裏，那是必除無疑的。它既不像馬齒莧、白蒿
那樣可以端上餐桌，成為改善生活的調劑，也不像打碗
花、野油菜那樣能把一頭小豬餵肥。它的生長環境是生
命的底線，它的卑賤程度也像是尊嚴的底線，一如它的
名字——狗尾，彷彿只會搖尾乞憐。
然而秋天的狗尾草卻格外硬朗，長長的莖舉着「狗

尾」在秋風中起伏搖曳，螞蚱這時候也肥了。我的童年
常在田野裏度過，看螞蚱歡騰跳躍，我便凝神細步，雙
手撲、雙手捂，得手之後，就隨便扯下一根狗尾草，把
螞蚱從頸後串起來。不一會兒，就能把狗尾草的長莖串
滿。通常也會多串幾串，帶回家裏扔進雞圈，成就雞群
的一頓美餐。
小孩子的單純，似乎更容易親近狗尾草的卑微。在童

年的某個秋日午後，一群在田野裏瘋跑的「野孩子」，
除了串螞蚱，還有許多無聊的時光也因為有狗尾草而變
得光彩熠熠。用它編個戒指，指上便有了青草的香味；
用它編個掃帚，綠瑩瑩的，彷彿能掃除心靈上的塵埃。
最妙的是用它編一隻小狗，頭和腿雖然不成比例，尾巴
也歪歪扭扭，但那毛茸茸的一團，像極了一隻憨態可掬
蜷縮的小狗。
長大了，不免對一些平淡的事物熟視無睹，甚至漠視

它的存在。可是有一次，我應邀去一位文友家裏喝茶。
他坐在寫着「寧靜致遠」的橫幅前，洗手焚香，正襟危
坐，表情平和而寧靜，很用心地表演茶道。古樸的茶桌
旁，幾株狗尾草隨意地插在一隻青花瓷瓶裏。那花瓶肚
有一握，頸有一指，小巧而精緻，與再平凡不過的狗尾
草相配，倒平添了幾分清新野趣。文人雅士，淡淡茶
香，典樸花瓶，貧賤野草，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偶然
聚在一起，卻相得益彰，和美異常。
我忽然想起，狗尾草其實還有一個名字，叫「光明

草」。據說是因為它的種子見光即醒，只要有一線光
明，就毫不猶豫地發芽生長。這名字真好。卑微如它，
原來也懷揣着對光明的執念。
在秋天遇見狗尾草，不管是一棵，還是一片，我總忍

不住相視一笑。「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
是。」狗尾草，讓我們且行且珍惜。

●張武昌

倔強的狗尾草

表張公張宗憲：眼光獨到，膽識過人；
愛國愛港，既富且貴

●木 木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深圳河與深圳灣交匯處
——深圳街道素描（25）

叮叮、噹噹，叮、噹噹……百年叮叮車宛若儀態端雅的
舊日婦人，步履從容穿行街巷，時而緩行，時而駐足，靜
看人潮喧囂，溫柔擁抱滿街煙火。
節奏急促、寸土寸金的香港，處處步履匆匆，唯獨春秧

街，是港島最不像香港的風景線。電車軌道橫穿露天街
市，構成最鮮活的民生圖景。街北分布着雜貨舖、商住樓
宇與酒店，街南攤位鱗次櫛比，肉檔、菜攤、海產、丸品
一應俱全，滿眼皆是活色生香的市井氣息。食環署工作人
員往來巡視，在喧囂之中維繫秩序，兼顧城市規範與小販
生計，讓熱鬧街市自有一份從容分寸。
「事頭婆，塘東蠔仔來一斤！」「老細，今日的魚新不

新鮮？」漫步街頭，熟悉的鄉音不絕於耳。身為泉州人，
我輕易便能分辨晉江、永春、南安腔調的閩南語。春秧街
九成店舖由旅港閩南鄉親經營，街頭普通話、閩南語、英
語、南洋語種交織，儼然一座微型南洋僑鄉聚落。來此購
物的，半山有，離島也有。住寶馬山的深圳老同事楊先生
說，他也是這裏的常客。
這條街道得名於南洋糖王郭春秧。上世紀二十年代，這

位閩南僑領看中北角填海機遇，計劃興建糖廠，後因時局
動盪作罷，改建連排樓宇，民間喚作「四十四間」，三十
年代正式定名春秧街。1953年，香港電車延伸至此，造
就全世界獨有的電車穿行菜市場的景致，悠悠叮噹聲，成
為獨屬於北角的城市印記。
街市日常處處流露閩南風情。「群啊，車仔快來推

走！」貨車臨時佔道時，街坊高聲呼喊互相提醒，電車耐
心等候，道路疏通後才再度緩行啟程。每次赴港，我偏愛
入住街上的酒店，閒逛之餘隨手選購鮮果糕餅。我常駐足
相熟的生鮮老店，詢價水丸蠔仔。「塘東蠔一斤幾多
錢？」「68。」「東石蠔呢？」「80。」我向來問多買
少，兩個事頭婆總向我作香港的斤等於16両的科普。這
讓我記起阿嬤曾用過16両制的秤子。礙於情面，偶爾會
帶上三兩斤蠔仔，前往筲箕灣親友家煎製蠔仔煎，姨夫總

感嘆，全香港唯獨春秧街的蠔仔最為鮮甜。
上月重遊，守攤數十載的一位晉江籍攤主已然退休，牆
上相片蒙上薄塵，蔡瀾先生亦已辭世。舊景仍在，故人漸
遠，所幸街巷之間，閩南鄉音裊裊不絕。街角老牌粥店是
我的固定去處，整夜慢熬的白粥搭配鮮肉、豬血，樸實滋
味最能撫慰人心。
遊人駐足拍攝電車與老街相融的畫面，或搭乘電車二樓
俯瞰滿街街巷風情。我亦愛乘叮叮車緩行街巷，心生「君
臨春秧街、滿目盡鄉情」之感。街尾時常有長者圍棋對
弈、閒談度日，「我苦啊……砍蘭……」地道的閩南閒話
此起彼落，離鄉數十載，鄉音從未褪色。
我曾在酒店偶遇年近七旬的晉江籍菲律賓僑長張先生。
他淺酌咖啡，靜讀香港文匯報，娓娓道來往事：12歲離
鄉赴港，在春秧街寄居30年，其後遠赴馬尼拉落地生
根。人在南洋，心繫北角，他每年數度返港，只為陪伴百
歲高堂。悠悠歲月裏，春秧街早已成為他心中的第二故
鄉。
叮叮、噹噹，叮、噹噹……一街牽閩港，一車載百年。
喧囂香江深處，這條盛載鄉音、沉澱僑史的春秧街，以濃
厚的閩南底蘊，訴說着香港多元包容的城市韻味。妙哉！

春秧街何處不閩南
●卓 樾

●

曹
啟
正

詩 語背後

粵 語講呢啲

詩
詞
偶
拾

來 鴻

生 活點滴

●三疊建築層層推進，形象地展示了沙頭街道的
新舊變化。 作者供圖

●北角春秧街熱鬧非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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